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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 ,是一种民族心理型的文化。《三国演义》中摹写的各类隐士

使这部英雄史诗式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折射出悠远的隐士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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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Hermit - culture is a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 which is n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In“ Historical Novel of

Three Kingdoms”, all sorts of hermits make this novel reflect the remote traditional hermit - culture.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一部《三国演义》,说尽天

下纷纷、英雄云集 ,似乎是一个人人争竞的时代 ,然而 ,既有

隐而待时的“卧龙”“凤雏”,又有与世无争万念俱消的“万安

隐士”,这些有待或无待、曾隐或终隐的隐士 ,与山林泉壑为

友 ,以日月星辰为伴 ,追寻着一种任情任性的生活 ,即便是

他们的服饰 ,也与常人不同 ,冲破了世俗社会章服之制的藩

篱 ,取法自然 ,返朴归真 ,在精神层面上表现出超越物役、回

归自我的特点 ,从而使《三国演义》这部以帝王将相为主角、

以群雄纷起逐鹿中原为主要内容的英雄史诗式的长篇历史

演义小说折射出悠远的隐士文化色彩。

一、《三国演义》中的隐士与隐士文化

中国的隐士文化源远流长 ,“自从巢父许由以下 ,一直

到民国初年的哭庵易顺鼎辈 ,中国隐士不下万余人 ,即其中

事迹言行历历可考者亦数以千计。”如果加上不以隐士名世

而有隐居经历以及“隐”到了为世所遗忘的人 ,那就难以计

数了 ,隐士的代代绵延 ,形成了中国所独有的隐士文化。

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 ,是一

种民族心理型的文化。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社

会 ,士人的人生价值观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乃是士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但是 ,国势

有治乱之别 ,处境有穷通之分 ,《孟子·尽心上》说“古之人 ,

得志泽加于民 ;不得志 ,修身见于世。穷者独善其身 ,达者

兼济天下。”追求“修齐治平”人生理想的古代士人 ,倘若不

幸遭逢乱世 ,不能做治世之贤臣 ,便常常无奈地选择成为

“乱世之高人”。

中国古代士人这种“集体隐逸心理”的形成与“尚名节”

有关。隐士存在并绵延不息 ,除了有适合它生长的文化土

壤———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和哲学文化思想以外 ,还有

时时给它以浇灌的刺激源 ———社会评价机制。中国古代的

一切阶层 ,从政治精英到文化精英 ,从上层统治者到普通的

文人墨客 ,甚至老百姓 ,多半都对它持一种赞誉和欣赏的态

度。先秦的道家自不待言 ,它本身就是隐士的理论武库 ,就

是不赞成隐逸的孔子 ,也对隐士满怀敬意 ,称避世隐居之士

为“贤者”。

乱世多隐士 ,汉末三国之时 ,有感于天下纷纷 ,隐于山

林水泽之人极多。

《三国演义》中的隐士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

第一种类型 :隐居以求明主 ,以诸葛亮为代表。隐士文

化的精神架构是以儒道互补为基础的。儒家的“隐”在很大

程度上是一种明哲保身 ,审时避世的人生策略 ,其实质还是

为了求仁、谋道。孔子曰 :“天下有道则见 ,无道则隐”;“邦

有道 ,则仕 ;邦无道 ,则可卷和怀之”。“隐”的背后所透露出

来的 ,还是隐居求志 ,待时而动的入世精神。封建君王与士

的关系 ,并不总是表现为君王对士的单向选择。有时 ,特别

是在社会大动荡的时期 ,君王与士表现为一种双向选择的

关系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 ,贤士择主而仕”。士之所以有资

格择君 ,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治国平天下之“道”或“术”。

而这 ,正是君王 ,尤其是处于困厄之境的君王梦寐以求的东

西。当时机还未成熟、明主尚未遭遇之时 ,一些怀抱利器的

士人便选择了“隐”,但是 ,“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与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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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以走进山林、远离人世为人生归宿相反 ,他们虽然暂栖

于林泉 ,但最终是要“出山”回到“斯人之徒”中来的。商末

的姜尚隐居海滨 ,钓于渭水 ,得遇文王 ,后辅佐文王、武王兴

周灭商 ,奠定了八百年周天下的大业 ,可谓功业赫赫。姜尚

蛰伏而能遂其志使后世隐居以求明主的隐士无限向往。

诸葛亮一定要刘备三顾茅庐 ,才迟迟出山。隐居正是

手段 ,而非目的。在隆中十年“淡泊”“宁静”的隐居生活期

间 ,诸葛亮从未静心于山林泉壑 ,为了明其高远之志 ,“每自

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诸葛亮传》) ,足见其志不小亦不

在隐。从内心来说 ,他是迫不及待地等着贤明的“主”来礼

请“出山”的 ,所以 ,在刘皇叔枉驾三顾之后 ,虽不免还要推

让一番 ,但很快便欣然应允了。十年隐居生涯的不断自我

磨砺、充实、完善 ,使他一朝出山 ,便名满天下。

同类者还有徐庶、“凤雏”庞统等人。

第 35 回“玄德南漳逢隐沦 ,单福新野遇英主”“玄德回

马入城 ,忽见市上人 (徐庶) ,葛巾布袍 ,皂绦乌履 ,长歌而

来。歌曰 :‘天地反覆兮 ,火欲殂 ;大厦将崩兮 ,一木难扶。

山谷有贤兮 ,欲投明主 ;明主求贤兮 ,却不知吾。’”徐庶此前

投奔刘表未果 ,在司马徽处偶遇刘备 ,不与见 ,第二日却行

歌于市 ,以引起“纳士招贤”的刘备的注意 ,表明自己渴望为

明主所用 ,以期建功立业 ,结果如愿以偿。

“凤翱翔于千仞兮 ,非梧不栖 ;士伏处于一方兮 ,非主不

依。乐躬耕于陇亩兮 ,吾爱吾庐 ;聊寄傲于琴书兮 ,以待天

时。”诸葛均之歌正体现了这类隐士的心态 ,以凤凰自喻高

洁 ,“非梧不栖”即“非主不依”,隐居只是等待时机以实现政

治理想的策略 ,他们的眼光热切注视着的总是现实社会。

第二种类型 :隐居以求独善其身 ,以司马徽、崔州平、石

广元 ,孟公威等为典型代表。

这类隐士在世道纷乱中 ,为免于陷于污浊 ,远离现实政

治 ,“独善其身”,隐于田园 ,任纯净质朴的田园风光涤荡胸

中的激愤 ,一如孔子所言 :“天下有道则见 ,无道则隐。”(《论

语·泰伯》) 。

司马徽隐于南漳 (第 35 回) ,居于林中草堂 ,“架上堆满

书卷 ,窗外盛栽松竹 ,横琴于石床之上 ,清气飘然。”玄德拜

请他出山相助 ,同扶汉室。答曰 :“山野闲散之人 ,不堪世

用。”刘备一顾草庐 ,见到崔州平 :“请先生同至敝县 ,若何 ?”

崔州平曰 :“愚性颇乐闲散 ,无意功名久矣 ;容他日再见。”言

讫 ,长揖而去。刘备二顾草庐 ,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二人

回答刘备 :“吾等皆山野慵懒之徒 ,不省治国安民之事 ,不劳

下问。”

但是 ,深受儒家经世济用教诲的古代士人 ,自我实现的

要求是强烈的 ,正如孔子所说 :“吾岂匏瓜也哉 ? 焉能系而

不食 ?”(《论语·阳货》) 因此 ,这类隐士并不全然是静穆 ,在

平常的家居生活中 ,在萧淡之余也时时浮凸出一股骤然高

涨的激情或几许内心的孤寂愤懑。

遇见刘备时 ,石、孟二人正于路旁酒店作歌 ,其一曰 :

“壮士功名尚未成 ,呜呼久不遇阳春 ,”歌颂姜尚、鲁仲连“二

人功迹尚如此 ,至今谁肯论英雄 ?”其一曰 :“桓灵季业火德

衰 ,奸臣贼子调鼎鼐。⋯⋯群盗四方如蚁聚 ,奸雄百辈皆鹰

扬 ,”“吾侪长啸空拍手 ,闷来村店饮村酒 ;独善其身尽日安 ,

何须千古名不朽 !”歌中表达了对偶遇明君 ,能行其道、尽其

才的辅弼贤相姜尚的向往 ,对功成不受赏的鲁仲连的景慕 ,

可见其心中仍藏有雄心壮志. 然而时不我予 ,明主难求 ,全

身而退便成了他们最终的选择。

这些胸襟才识甚高的隐者 ,其形象亦每每不俗 ,或“丰

姿俊爽”,或“清奇古貌”。高士、松竹、草堂、石床、古琴、夕

照、牧童、牛背、短笛 ⋯⋯,诸多意象 ,构筑了自在、自适、自

然的所在 ,处处弥散着自然、宁静而又闲雅的气息。

第三种类型 :避世以求洁身自好 ,以万安隐者、管宁等

为典型代表。这类隐士乃怡情适性而隐 ,不慕名利 ,淡泊自

持。

万安隐者 ,即孟获之兄孟节 (第 89 回) ,筑草庵于山谷

深处清溪之旁 ,草庵后有甘泉 ,足不出溪有数十余年。“但

见长松大柏 ,茂竹奇花 ,环绕一庄篱落之中 ,有数间茅屋 ,闻

得馨香喷鼻。”万安隐者为蜀汉大军解除了哑泉之毒 ,孔明

曰 :“吾申奏天子 ,立公为王 ,可乎 ?”答曰 :“为嫌功名而逃于

此 ,岂复有贪富贵之意 !”孔明乃具金帛赠之 ,亦坚辞不受。

在这里 ,作品细腻描绘的幽深清寂的环境与隐士孤高绝俗

的人格相映成辉。视功名富贵为羁累 ,在自然中体悟宇宙

的本心和真意 ,享受那份自我选择的孤独 ,并在这种孤独

中 ,把自己融入自然 ,与自然浑然一体。而由现实政治与人

格理想冲击带来的悲剧意识也就在这淡淡的醉意中消解、

融化了。

管宁自幼服膺儒家的礼乐 ,却未接受儒家的汲汲用世。

与华歆求学时 ,锄金不顾 ,割席绝友。避难隐居辽东期间 ,

他“讲诗书 ,陈俎豆 ,饰威仪 ,明礼让”,与当政者交谈 ,“语唯

经典 ,不及世事”。在他隐居的地方 ,他以自己的人格、行为

感动别人 ,使人们“不复斗讼”,使远方之人 ,“皆来就之”。

曹魏建国之后 ,又多次称疾拒绝官方的征聘。管宁之隐已

经不是避难全生 ,也不是“穷则独善其身”,更不同于以隐求

名 ,以隐邀宠 ,而纯粹是一种人格力量的感召 ,是为保持自

我人品的高洁和人格的独立、完整。

在中国古代 ,有一些高士 ,“耻闻禅代 ,高让帝王 ,以万

乘为垢辱 ,之死亡而无悔”,他们纯然是在人格力量的感召

和驱使下走上隐逸之途的 ,如传说中的许由、善卷、子州之

父。他们往往选择了“自然”为人生的安生立命之所 ,自然

的空幽净洁 ,闲散亲和 ,与尘世的喧嚣污浊、沉重冷酷形成

鲜明的对照。

在中国古代 ,纯为怡情适性而隐的士殊不多见。像管

宁、万安隐者这样的人 ,既不自以隐逸为高 ,也不赖隐以求

名 ,在与自然山水、花鸟虫鱼的交往中观照、表现着自己的

清逸人格和醇厚性情。也许社会、历史、文明并不赞许 ,但

在人格园地中 ,确系清流。在碌碌红尘中的人们牵绊于名

缰利索的对应下 ,隐士以其飘逸、潇洒、清静、淡泊的形象 ,

徜徉于山谷林泉之间 ,为世人所仰慕推崇。

二、《三国演义》中隐士服饰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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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开端 ,受史的影响大 ,

实多虚少 ,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较远 ,人物服

饰描写少。除了长相较为英俊出众且武艺较为高强者 ,如

关羽、吕布、马超等 ,作品对其服饰给予了一定摹写外 ,其他

人物的服饰描写可谓寥寥。

又因为有一个长期流传的过程 ,深受平话、戏曲的影

响 ,刻画人物时 ,有一个出场交代 ,有角色分派 ,有“脸谱”,

造成人物服饰描写的程式化、固定化。人物服饰就象人物

的标志一样 ,多次出现 ,反复出现。如关羽 ,其装束总是“绿

衣锦袍”,吕布则是“顶束发金冠 ,披百花战袍 ,擐唐猊铠甲 ,

系狮蛮宝带 ,纵马挺戟 ,”无论人物出场多少次 ,其穿戴都没

有变化。

但在全书描写人物之多与人物服饰描写之少的矛盾

中 ,有一种现象却是值得注意的 ,那就是书中写到的几个曾

隐或终隐的隐士形象 ,无一例外地 ,他们的服饰都得到了描

摹 ,因而显得格外突出。

服饰也是一种文化。服饰从产生起 ,就不仅具备御寒

遮羞的实用功能 ,而且具备了一种文化的符号意义 ,反映着

人类的时代、民族、风俗、观念、审美心理等等文化的意义和

价值。人类在创造服饰的同时 ,将他们的习俗、风尚、审美

情趣乃至宗教信仰、观念及其各种文化心态附丽其上 ,故服

饰又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积淀。如“服分等级 ,饰别尊卑”就

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服饰既是文化现象 ,就

必然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其文化的涵义。服饰表达其文化

涵义的形式便是服饰的文化表征 ,服饰文化涵义的多种表

征之一就是服饰的文化心态表征。《三国演义》中各类隐士

的着装正体现了这些人物的文化心态 ,从而从服饰的文化

心态表征方面折射出中国传统的隐士文化。

整部《三国演义》中 ,隐士们的服饰描写如下 :

第 38 回中 ,“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 ,面如冠玉 ,头戴纶

巾 ,身披鹤氅 ,飘飘然有神仙之概。”整部《三国演义》中 ,孔

明的服饰出现了 12 次之多 ,为绝无仅有者。其中 ,5 次重复

“纶巾羽扇”,3 次重复“头戴纶巾 ,身披鹤氅”,2 次重复“头

戴纶巾 ,身披鹤氅 ,手执羽扇”,服饰没有变化 ,只是说的顺

序或多少略有区别罢了 ,其余也不过是“鹤氅”与“道袍”或

道服、道衣的细微差别。

第 35 回中 ,徐庶“葛巾布袍 ,皂绦乌履 ,长歌而来。”第

47 回中则是“道袍竹冠”。

第 37 回司马徽是“峨冠博带 ,道貌非常”,崔州平是“容

貌轩昂 ,丰姿俊爽 ,头戴逍遥巾 ,身穿皂布袍 ,”

第 57 回中庞统“道袍竹冠 ,皂绦素履 ,”

第 66 回中 ,“后来管宁避居辽东 ,常戴白帽 ,坐卧一楼 ,

足不履地 ,终身不肯仕魏 ;”

第 89 回中 ,万安隐者“竹冠草履 ,白袍皂绦 ,”

虽然隐士们的服饰并不雷同 ,但却呈现出明显的共性 :

1、质性自然 ,无绘饰之功 ,反映了取法自然、返朴归真

的审美追求。

汉代 ,纺织业是极为发达的 ,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服装

文明前行的步伐 ,生活中 ,人们的衣着多丝绸 ,丝织品花纹

图案绚丽多彩。

然而 ,身处汉末三国之时的隐士们的衣物 ,从质地上

看 :竹为冠、葛为巾 ,布为袍、草为履。绝无华丽的丝绸 ,亦

无精致的纹样。从色彩上看 :白帽、白袍 ,皂布袍、皂绦、乌

履 ,黑与白 ,占据了主导地位。

2、款式宽松 ,无拘束之迹 ,表达了对心性自由的热烈向

往。

“任何一种时髦都离不开时代的思想和愿望”。着宽衣

大袖 ,呈飘逸自然之风 ,这是与厌倦战乱及政治的残酷而寻

求摆脱的出世思想紧密相联的。隐士们身着宽大的道袍或

鹤氅 ,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 ,心灵的自由之火永不熄灭。服

饰展现了隐士们摆脱物役、追求心灵自由的精神状况 ,也反

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背景。

以服饰出现次数最多的诸葛亮为例 :“头戴纶巾 ,身披

鹤氅 ,手执羽扇”,“飘飘然有神仙之概”。隆中是个钟灵毓

秀的所在 ,卧龙冈更是一处典型的幽栖隐居之所 ,诸葛亮隐

居隆中、高卧卧龙冈 ,身披鹤氅 ,寄情明志于琴、棋、诗、山

水。服饰 ,会同其他如居处外部环境、居室内部陈设等 ,共

同体现人物的文化心态。出山之后 ,即使在两军对垒的关

头 ,他羽扇纶巾 ,指挥若定 ,有着闲云野鹤般的潇洒。入世

极深 ,出世也极深 ,隐居隆中而心系天下大事 ,身居高位而

不改恬淡萧散的高士本色。在诸葛亮身上 ,仕与隐得到了

和谐的统一。毛宗岗说他 :“其处而弹琴抱膝 ,居然隐士风

流 ,出而羽扇纶巾 ,不改雅人深致。”

毋庸置疑 ,儒道互补对中国士人尤其对隐士产生了深

刻影响。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里 ,成就

功名 ,获得利禄 ,是知识分子不可逃避的使命。但是 ,身处

乱世 ,不遇时或不遇主 ,失落了功名利禄 ,带来了心神憔悴 ,

惟有从道家的超越思想里得到启迪 ,觉悟到未握有的只是

使自身受役的身外之物 ,从而能回到自我、回到本心 ,得到

一种精神解放。在服饰上 ,以褒衣博带之势 ,求飘忽欲仙之

感 ,卓荦不群 ,傲然对世。

这正是《三国演义》中质性自然而无绘饰之功、款式宽

松而无拘束之迹的隐士服饰隐含的文化意韵 :回复自然 ,与

自然亲和 ;顺应本心 ,求得心灵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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